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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那颗心
□ 苗文金

看见这个题目有人觉
得 很 奇 怪 ：“ 谁 不 会 说 话
呀？”

其 实 在 我 们 之 间 ，真
有些人不会说话。有个别
民 警 就 因 为 说 话 不 当 ，信
口开河，不分对象，不分场
合，伤了群众的心。

公安民警每天接触无
数 群 众 ，告 状 的、投 诉 的、
报案的……面对这么多的
群众，我们讲的每一句话，
每 一 个 表 情 ，都 要 慎 之 又
慎 ，斟 酌 再 三 。 在 接 待 群
众中，对什么人讲什么话，
这是公安工作的策略。在
处理一些难缠的事务特别
是 对 待 打 架 斗 殴 、邻 里 纠
纷、家庭 矛盾等问题，该严
肃 的 严 肃 ，该 委 婉 的 也 应
该 委 婉 一 些 ，有 些 话 该 直
说 的 直 说 ，不 该 直 说 的 迂
回地讲。

什 么 时 候 说 什 么 话 ，
是有讲究的，嘴里有尺度，
脚下才有路。会说话是一
门 学 问 ，也 是 一 种 修 养 。
良 言 一 句 三 冬 暖 ，恶 语 伤
人六月寒。少说或不说伤
害 人 的 话 ，多 说 暖 人 心 窝
子 的 话 。 同 样 一 件 事 ，同
样 一 个 人 ，说 话 的 角 度 不
同，说话的方式不同，结果
和效果完全不一样。“感人
心 者 ，莫 先 乎 情。”石 家 庄
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安建桥

综合警务站主任吕建江被
人 民 群 众 称 之 为“ 老 吕 叨
叨 ”。 为 什 么 老 百 姓 爱 听
吕 建 江 叨 叨 ，是 他 叨 叨 的
有 理 ，有 情 ，有 味 ，听 着 入
心。他用尊重、关心、爱护
的 态 度 去 和 对 方 谈 话 ，无
论对谁都一视同仁，老人、
小 孩 、有 问 题 的 、没 问 题
的 ，哪 怕 是 刚 刚 出 狱 的 也
尊 重 他 们 的 人 格 ，给 予 对
方 充 分 的 信 任 ，这 样 才 感
染 人 ，打 动 人 ，用 真 情“ 叨
叨”出“爱人之心”。一天，
有群众到站里处理交通违
章 罚 款 ，只 拿 了 驾 照 没 拿
身 份 证 ，本 来 受 到 处 罚 心
情就不好，发牢骚说“为什
么 拿 了 驾 照 还 要 拿 身 份
证”，十分不高兴。站里一
位 警 察 见 状 就 大 声 说 到

“ 这 是 规 定。”按 说 这 句 话
也 没 什 么 毛 病 ，可 听 的 人
心 里 不 舒 服 ，怨 气 更 大
了。老吕走过来把他让在
座 位 上 ，一 句 一 句 地 和 他
解 释 为 什 么 要 带 驾 照 ，为
什 么 还 要 带 身 份 证 ，两 证
之间的关系，一字一句，句
句 入 理 ，说 得 对 方 心 服 口
服。

说 话 如 若 运 用 得 当 ，
将成为民警和群众融洽的
纽 带 ，也 是 搞 好 警 民 关 系
的润滑剂。

（作者单位：承德市公
安局）

我一直认为儿子少不更事，还
处在顽童懵懂期，那天看到妻子发
给我的微信“老公，儿子自个儿去
补课了”，才突然觉得他长大了。

妻子怀有身孕，我俩的父母不
在身边，我还要上班，一切家务事
自然落在妻身上。她行动起来不
方便，我不在家的话，只要儿子上
补习班，她都要坚持接送。现在妻
子孕期九个多月，她每走两步都喘
半天，我不忍心，有时想不如让儿
子独自去补课，正好锻炼下他的独
立性。妻子闻听反驳说：“那么远
的路，路上车来人往，儿子向来毛
手 毛 脚 ，天 性 又 不 安 分 ，你 放 心
吗？独立能力不是这么锻炼的，太
危 险 啦 ！”确 实 ，儿 子 去 补 课 的 路

线远不说，最重要的是经过两个路
口，时有大小事故发生。听了妻子
的一番话，我只好作罢。过后没几
天 ，妻 子 独 自 上 街 买 菜 ，返 回 时 ，
猛然觉得一阵不适，视线模糊，冷
汗淋漓。她扔下菜袋，用手撑着路
边的树杆，想拨打我的电话，转而
一想，此处离我单位太远，即便打
通，也无济于事，便打给在附近的
朋友。朋友闻风而至，搀扶着妻子
坐 下 ，休 息 好 久 ，回 到 家 中 ，又 休
息 半 天 ，才 缓 过 劲 来 。 妻 子 很 害
怕，打电话向我诉说，我赶紧向医
生咨询。医生说应该是产妇营养
不良，嘱咐吃些营养食物，不要独
自出门。

我原以为儿子年幼，闻知此事
后可能不会有什么反应。谁知儿子
那天在上学前，郑重地说：“妈，千万

千万要记住，不要自己出门，等我下
学便陪着你，当你的小拐杖……周
末 如 果 我 爸 加 班 ，我 补 课 你 不 要
管，我会自己去。”果然，每天放学
后，儿子不再在外逗留玩耍，早早
回到家，看到妈妈后便高兴地去写
作业，毕竟孩童贪玩，完成作业后
一溜烟儿便跑出去玩了。过不了
一 会 儿 ，儿 子 又 风 风 火 火 跑 了回
来，看看妈妈安然无恙，又匆匆忙忙
地跑出去玩……

儿子从小每次补课，都是人送
车接，从未独自去过。然而这次妻
在微信所说，让我深感意外，回复
道：“这次放心了？他不害怕了？”
妻 说 ：“ 哪 能 放 心 呢 ，心 不 好 受
呢！儿子变勇敢了，死活不让我去
送 。”我 看 后 鼻 子 莫 名 有 点 酸 楚 ，
猛然间，感觉儿子长大了，不是以

前那个爱哭鼻子的小孩，也不是那
个贪玩的孩童，而是一个有孝心、
有爱心、有勇气的小大人。

我下班后，儿子已安全到家，
我和妻子都为儿子的成长进步高兴
不已，好像儿子办了件多么惊天动
地大事情！我好奇地问儿子，哪里
来的勇气？他说：“我不想让妈妈晕
倒在路上，那样我会伤心的。”我听
后嗓子好像有东西堵住，以少有的
温和语气说：“为什么对妈妈这么
好？”话说出口，觉得这是句蠢笨幼
稚的话，而儿子出语惊人，将了我一
军：“你为什么对爷爷奶奶那么好？”
我愕然了，原来儿子的心就是我的
心，我们的心都是儿子的心。我紧
紧抱住了儿子，我能听到他有力的
心跳……
（作者单位：邯郸市交警支队）

灵霄山又名中岩山，位于邢台市西北 35 公
里处，海拔 1062 米，面积约为 24 平方公里。东
汉末年，著名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张角曾凭借灵
霄山的险峻，招兵纳将，聚义山中。宋代以后，
山上相继兴建了灵霄寺、南寺塔等建筑。明嘉
靖二十八年，人们曾为灵霄山树碑铭志。

灵霄山山势壮丽，树郁谷幽，石秀水柔，四
时风景，美不胜收。

深秋的一天，我们去探访灵霄山。
车在新修整的平坦乡路上行驶，路旁人家

依山筑居，房屋错落相依，房前坡后，到处是树
荫葱葱，山村前，乡路旁，一道溪水潺潺流过，这
水，由灵霄山上的涓涓细流汇集而成，千百年岁
月变迁，世事更迭，这水一路奔流而下，养育着
十里八乡的百姓人家。

穿过安静淳朴的村落，经过一段险峻多弯
的山路，我们到达灵霄山脚下。仰头望去，迎面
两座山峰，白色的山岩在秋阳下泛着温暖的色
泽，经过日月风雨多年的涵养，峰上树木茂盛，
在湛蓝的晴空下，白石绿木，默默相守，像一幅
中国水墨画。

灵霄山的石头大多莹润规整，不凌厉，不崚
嶒，行走山间，不仅脚下的石板、石阶没有尖锐
的棱角，走在上面极为妥帖舒服；山路边、沟谷

内，视野所见，也是硕大的，有着美妙弧线的椭
圆石、圆石；遥望峰峦，在树木没有荫蔽的地方，
崖石向天，像老人、像动物、描摹世间万象；抑或
什么都不用像，只需在晨昏寒暑中，晴雨光阴
里，安安静静地，以石的形象、品格，伫立。

在大山宽阔的臂弯中，在这样的静默的守
候里，灵霄山的树木花草，一株株出落得靓丽
无 比 ，松 、柏 、榆 、柳 、杨 、枫 、野 葡 萄 …… 眼 前
正值深秋，枯黄落叶的柿、苹果只是给大山增
添了几笔黑的线条、几点黄的色彩，此时的灵
霄山，仿佛造化小儿故意打翻了调色板，色彩
斑斓：紫红、棕红、火红、橘红、橘黄、浅黄、黄
绿 、深 绿 …… 在 枝 头 招 摇 ，在 脚 下 汇 聚 ，遍 山
绚丽姿彩，满目灵动风华，满怀安宁感动。

在 这 山 的 怀 抱 里 ，是 无 数 的 小 小 生 灵 的
家。秋天了，虽已听不到幽谷蝉声，忙忙碌碌的
蚂蚁也不见踪影，但是，各种星星点点的红的、
黄的瓢虫，在斑驳树荫茂密草棵中不慌不忙悠
悠逛逛的蚂蚱，都在不经意间告诉你一个生机
四伏的秘密，是的，灵霄山的怀抱里，有一个巨
大的、丰富迷人的宝藏，灵霄山的密林幽谷，在
不动声色间，孕育了蓬勃的生机，潜藏着巨大的
活力。这些或张扬或潜伏的生命的力量，正是
灵霄山的魅力所在，让我们向往、沉迷、久久回
味……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

朝霞洒落在墙外那棵高高的
杨树上，小院静静地溶在温暖的阳
光里。

看着散布在枝头的花朵，虽然
像标本一样固化在寒风里，但仍有
阳光可依偎。那朵大大的花未到
怒放便凝固了，花托依然紧紧搂着
已经枯萎的花瓣，不肯撒手，占尽
枝头的温暖。旁边一朵，奋力挣脱
花 托 的 拥 抱 ，露 出 一 段 红 红 的 花
瓣。不经意间，发现一个暗绿色的
花骨朵靠在下面，花托像手掌一样
紧紧握着，花瓣似乎安于花托的包
裹，享受满满的温馨。

看 着 花 骨 朵 ，想 起 自 己 的 童
年。我五岁那年，父亲去世，我便
成 了 爷 爷 的 小 尾 巴 ，出 门 拽 在 手
里，进门生怕被夹在外面。爷爷走
后，二姑接手呵护。那时，家里生
活并不富裕，而我少不更事，不知
道黑红格子的呢子外套有多贵重，

固执地拒绝将其穿在身上，只是怕
别人说胖得像个小地主。昏暗的
灯光下，我坐在笸箩前，揉搓成熟
的玉米粒，不是因为懂事和承担，
只 是 为 一 时 好 奇 ，当 作 逞 能 的 嬉
戏。冬日里唯一的水果就是硬硬
的冻柿子，从窗台上拿回屋内，取
一个盛有凉水的饭碗，将柿子放在
里面，一会就变成了被冰壳包裹起
来的软软柿子，咬开一个小口，用
嘴贪婪地吮吸浓浓的汁液，甜甜的
味道，至今不能忘怀。

在人生含苞待放的季节，我独
自一人来到任丘，像花瓣刚刚挣扎
出一角。我总以为挣脱出了她的
手掌，才有美丽的梦想，但二姑依
然抓住半截，不敢放手。我参加工
作了，她从一百里外的地方，来雄
县岔河集油区，看空旷野地里那个
孤零零的板房群。那是我们自己
搭的公寓，与冰雪只隔二层纸板 5
厘米的距离，风从毛毡堵不住的缝
隙钻进来，将二十几个人的身体缠

绕在一起。二姑回去后，便到处联
系单位，想把我抻回家。然而，我
却有风筝一样的心，总喜欢随风飞
翔。

人到花至半开时，在那美好的
时 光 里 ，自 然 有 最 美 妙 的 韵 味 。
爱 情 之 花 开 始 绚 烂 ，生 命 裂 变 出
新 的 细 胞 ，人 生 分 离 出 新 的 承
担 。 几 十 年 里 ，我 回 家 的 次 数 仿
佛 很 多 ，可 细 算 起 来 ，每 年 也 不
过有数的几次。每次又是匆匆而
去 ，匆 匆 而 回 。 春 节 是 必 回 的 ，
在 传 统 积 淀 的 温 馨 里 ，料 理 一 家
三 四 十 口 的 饭 菜 ，又 沉 下 稠 稠 的
亲 情 。 生 命 在 长 长 的 里 程 中 ，被
年 轮 追 得 脚 步 匆 匆 ，难 得 在 小 小
的 驿 站 ，停 下 来 喘 息 。 每 次 回
家 ，总 是 等 二 姑 在 屋 外 喊 一 声 ：

“ 吃 饭 了 。”放 松 的 神 经 才 从 暖 梦
里 醒 来 ，没 有 品尝过的新鲜口味
早已摆在桌上，白粥的醇香弥漫在
屋中，浓浓的亲情裹挟着空气里的
暖意，温馨地吸入肺腑。

想着人生四季，发现在枝头的
最高处，驼背的花托空空地张开，
定格在院落里。想来花瓣的飘落，
或许，如瓜熟蒂落，或许是无意的
风 儿 呼 唤 其 使 命 ，循 轨 道 飘 落 沃
土。看着掌心的印痕，像过度劳累
的双手，也许，若当时能承受沉重
的负担，拟或花托会仍不放手，依
然会将大大的花瓣暖透，支撑其立
在枝头。

进入冬季，一切虚浮的繁华沉
淀下来。有人说，五十岁才是生命
的开始。知天命后，才在朦胧中懂
得怎样和命运微聊。前面的路途
似乎很远，其实目的地在一天天的
临近，天天陪伴老人是不现实的，
在以后有限的日子里，应该想着多
回家几次陪伴老人。其实，不用细
算，即使从此以后，天天和老人在
一起，加起来也不过几千天，和星
星的生命相比，只不过是他眨眼的
长度……

（作者单位：冀中公安局）

同 事 阿 君 的 老 家 在
乡 下 ，每 到 玉 米 熟 了 的
季 节 ，他 都 会 给 我 们 背
回 香 喷 喷 的 玉 米 ；待 到
小 米 收 获 的 季 节 ，又 给
我 们 一 人 一 袋 小 米 ；花
生 熟 了 ，我 们 又 可 以 吃
到最鲜美的煮花生。

那天，他刚上班，就
从 大 大 的 背 包 里 ，小 心
翼翼地拿出来很多红红
的柿子。他说：“大家都
来 尝 尝 ，又 脆 又 甜 。”大
家 一 窝 蜂 般 地 跑 过 去 ，
一人拿起一个。好红的
柿 子 啊 ，像 一 枚 枚 灯 笼
一 样 。 捧 在 手 中 ，柿 子
皮仿佛吹弹可破。你轻
轻 地 撕 开 一 个 小 口 ，那
鲜红的肉就露出来。这
时 节 ，你 只 要 轻 轻 地 一
吸 ，那 甜 甜 的 蜜 汁 以 及
其中韧劲的“小耳朵”就
在 口 中 了 。 甘 甜 如 蜜 ，
甘醇柔美。

我 们 都 异 口 同 声 地
问：“这是你家柿子树上
结的吗？太好吃了！”另
外一个同事说：“不如这
周 末 ，我 们 组 团 去 你 家
摘柿子吧？”阿君满口答
应 着 ，然 后 用 浓 浓 的 乡
音 给 老 父 亲 打 电 话 ，

“爸，我们这周末和同事
一起回家，摘柿子！”

好 不 容 易 等 到 了 周
末 ，大 家 集 合 出 发 。 城
里 人 一 到 了 乡 下 ，就 有
些像小鸟儿一样叽叽喳
喳 的 ，很 多 人 分 不 清 地
里 的 蔬 菜 和 庄 稼 ，老 父
亲 就 一 一 指 给 大 家 看 。
这 是 什 么 ，那 又 是 什
么。这个需要什么时候
播 种 ，那 个 需 要 什 么 时
候施肥。大家的心思根
本 不 在 庄 稼 上 ，而 是 瞄
准了院子里的那几棵柿
子树。

柿 子 树 好 高 啊 ，粗
粗壮壮的。那一枚枚柿
子 红 彤 彤 的 ，格 外 显
眼 。 人 们 忍 不 住 惊 叹
着 ：“ 好 美 的 柿 子 啊 ！”

“ 这 柿 子 树 可 有 年 头
了！”大家开始摩拳擦掌
地准备爬树了。老父亲
怜 爱 地 看 着 这 帮 孩 子 ，
说：“有专门的工具可以
摘柿子！”老父亲拿出一
个 长 长 的 竹 竿 ，上 面 还
有一个圆圆的托儿。他
很 灵 巧 地 将 柿 子 摘 下
来 。 大 家 还 是 感 觉 慢 ，
先 摘 了 低 一 些 的 柿 子 ，

然 后 就 爬 上 树 去 ，摘 光
了树腰部分的柿子。

老 父 亲 看 大 家 玩 得
开心，就端来茶水，让大
家休息一下。大家围坐
在 大 树 底 下 的 小 茶 几
旁。突然有人指着旁边
一 棵 已 经 摘 过 柿 子 的
树 ，对 老 父 亲 说 ：“ 为 什
么树顶上的柿子不摘下
来，看红彤彤的，多可惜
啊 ！”老 父 亲 却 淡 然 地
说：“不摘了。留几个柿
子 在 树 上 ，那 是 给 鸟 儿
吃 的 。”正 说 着 ，几 只 漂
亮的金色雀儿叽叽喳喳
地朝这边儿飞过来。它
们 停 留 在 柿 子 树 上 ，尖
尖的红色小嘴巴贪婪地
吸吮着甜甜的柿子。嘴
巴 上 留 下 了 淡 淡 的 红
韵 。 它 们 时 而 张 着 翅
膀，时而低头美餐，不时

“ 喳 喳 ”叫 几 声 ，是 在 招
揽更多的雀儿吗？

有 人 就 不 无 遗 憾 地
说：“太可惜了。这么好
吃的柿子让雀儿吃了。”
老 父 亲 听 了 ，笑 笑 说 ：

“那些柿子，是我故意留
在树上的。虽然雀儿吃
了 柿 子 ，可 是 为 我 们 带
来 了 更 加 美 丽 的 风 景 ，
也 保 护 了 庄 稼 。 大 自
然 ，本 来 就 是 相 互 依 存
的。”

这 番 话 从 淳 朴 的 乡
下 老 父 亲 嘴 中 说 出 来 ，
让 人 有 些 意 外 ，却 又 回
味 悠 长 。 是 的 ，有 一 颗
给 予 的 心 是 多 么 宝 贵 ，
而给予又是一种多么难
得的快乐。留几个柿子
在 树 上 ，也 是 留 下 了 生
活的无限希望！

“姥爷、姥爷，咱们啥时候打枣儿呀？”
“你们两个小馋猫呀，再过一阵子吧，现在
枣儿还绿着呢！”小时候，我们每天都会问
姥爷一遍，而姥爷对于我们却总是同样的
回答。每天吃过早饭，我和小妹就会拿着
小凳子坐在家里的那棵枣树下，四只眼睛
直溜溜地看着那树上挂着的绿枣儿发呆，
一想到那嘴里嚼上一口甜枣的感觉，口水
就会不自觉地往外涌。

终于盼到了打枣儿的日子，高兴得我
和小妹一夜未合眼，天还没亮，我俩就早早
地 在 树 下 等 着 姥 爷 打 枣 儿 。 姥 爷 绑 好 竹
竿 ，往 院 子 里 铺 好 袋 子 后 ，打 枣 儿 就 开 始
了。要说姥爷打枣，那可是“好把式”，只见
姥爷在西房上双手紧握竹竿，前腿弓，右腿
蹬，扭腰送胯，全身心的力量全部集中在竹
竿上，瞄准目标，“啪啪”两下，枣儿们就像
接到命令似的，纷纷往下落。母亲和小姨
则在南房上给姥爷打下手，姥姥带着我和
小妹在院子里负责拾枣。那树上的红枣在
阳光下闪闪发光，金灿灿的招人喜，在姥爷
手 中 竹 竿 的 指 挥 下 ，啪 啦 啪 地 往 下 掉 着。
此时，小院里好像下起了“枣儿雨”，我们捡
枣儿时头上还得顶着小盆，生怕枣儿砸到
头上。院子里，姥姥始终忙活着，她一边拾
枣儿，一边忙着往簸箕里放，我们哪还顾得
上帮忙，只忙着把枣儿往嘴里填。

不一会儿的工夫，枣儿就全部落在了
地上，厚厚的积了一层，满头大汗的姥爷顾
不上休息就直接加入了拾枣儿的行列，拾
枣儿时，大家都要戴上胶皮手套，主要是防
止 被 树 上 掉 下 的 一 种 叫 青 刺 蛾 的 虫 子 蜇
伤，大家扫着绿叶，挑着红枣，早已吃撑了
的我们就在大人身后撑着袋子，等着他们
往袋子里装。人多力量大，枣儿被全部装
进了袋子，枣叶也被装到了垃圾桶，姥爷一
边往屋里运，一边说笑着：“今年的枣儿真
是不错，你看看这个儿顶个儿，而且还这么
多！”姥爷说完，眼睛乐得眯成了线。打扫
完“战场”，将袋子里的枣儿全部倒出来铺
开，我们的工作就算完成了。打完枣儿的
几天后，我们都会缠着姥姥“醉酒枣”，在我
的记忆里，好像是先将枣蒸一下，然后倒入
瓶子里，放上少量的酒，密封好。如果密封
好的话，枣儿可以存放一年，我们随时都可
以吃到“新鲜枣”。那些晒干的枣就用来熬
稀饭，蒸枣馒头。

后来，每年都能看到姥爷在房上打枣
儿的情景，枣越来越多，只是姥爷的身体一
年不比一年，挺直的腰板竟慢慢弯了……
今年，树上的枣儿已经全红透了，有些都开
始熟的落地了，打枣儿的杆还在南房檐底
下静静地站立着，但再也看不到姥爷打枣
儿的身影了。我们多希望姥爷一直都能在
我 们 身 旁 。 几 次 从 梦 里 看 到 姥 爷 在 打 枣
儿 ，可 是 任 凭 我 怎 么 拼 命 地 挽 留 都 留 不
住 ……多想再看一次姥爷打枣儿！

（作者单位：衡水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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